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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謝評審老師欣賞，第一次嘗試由讀者完成的小說：誰寫的日記？

有幾個人寫的？目的為何？哪些為真？哪些為假？誰擷取了報導？

目的又為何？由此思考，你所想的故事為何呢？



一九六三 年 十 月 十三 日 

 

    「之後我會再來看你的。」 

    之後，是甚麼時候？ 

    她沒有回答我，只是安靜地背起

鑲鑽的包，踩著艷紅的高跟鞋離去，並

順道與擦身而過的護士點了點頭。 

    我沒有攔住她，也無能為力。或許

在父母離異，母親擁有新家庭的那刻，

我便清楚有些事物如風似霧，即便挽

留，也只會抓住回憶的殘渣，空留寂寞。 

    伴隨著高跟鞋喀喀聲的遠去，取

而代之的是推車上瓶瓶罐罐的碰撞聲，

叮叮噹噹地像是亡靈節的狂歡，低聲

歌頌著永恆。 

    「換藥喽。」進來的護士活潑地說

著，然後一如既往地將推車上的藥品

與懸掛在床頭的藥物一一進行更換，

我則靜靜地仰躺著，從這角度我無法

看見她胸口上的姓名，也無法看見她

換了甚麼藥物、用量是否增減，所以如

果她有心想殺了我，我會在甚麼也不

知道的情況下死去，甚至死後都不知

道該怨恨的人名為何。 

 

    所以拜託了，殺了我吧。 

 

    這是我第一千三百五十六次的懇

求。 

    但自然的，她甚麼都不會做，她不

會對我有任何回應，只是像往常一樣

的微笑、換藥和自說自話。 

    「今天天氣真好，晚點我幫你把

窗簾拉開吧。」 

    不要，很熱。 

    「聽說近期晚上會有流星雨呢，

到時可以許個願望喔，說不定就會實

現。」 

    如果向星際中墜落的塵埃許願會

成真的話，那世界上就不會有戰爭和

飢荒了吧。 

    「如果到時真的有流星的話，我

希望能夠減肥成功。」 

    比起許願，直接從飲食量下手應

該更實際。 

    「啊，對了，差點忘了，晚點你隔

壁的會有人喔。」 

    是喔。 

    「聽說是院長的女兒喔。」 

    ……。 

    我無心再理會她，心思被窗外吵

雜的蟬鳴吸引，聽著這毫無規律的齊

鳴，至今我依舊無法體悟這大自然的

天籟。 

    隨著藥罐放下的聲音及各種藥袋

的摩擦聲的停止，護士似乎換完了藥，

隨後走到了窗邊，唰的一聲，將窗簾拉

開，一瞬間陽光像箭雨般地在我的眼

皮上叩門，即便沒睜開眼，透過眼皮的

光仍然令人覺得炫目。 

    「你們要好好相處喔。」 

    等我適應時，護士早已離去，悄然

無聲的病房中只剩下飄動窗簾沙沙聲。 

 

    年  月  日 

 

    「聽哪！夏季的樂章！」 

     看著身旁的女友微閉著雙眼，將

手放在耳朵旁，聽著夏日知了的歌頌

轉著圈，像是孩子般的神情令我會心

一笑。 

    「一般不是要看螢火蟲嗎？怎麼

聽起了蟬叫？」我喝了口啤酒，看著淡

綠色的光點飄散四周，微光照耀著她

的臉龐，襯托出了一種說不出的靜謐

美感。 



    「音癡不懂啦。」微微嘟著嘴，她

走到了我身旁坐下，「蟬鳴可是夏天的

天籟，一種稍縱即逝的神韻，在暗不見

日的陰濕土壤中生活的整個童年，長

大後明知自己活不過一個夏天，卻還

是高歌著尋覓愛情。啊，你不覺得很浪

漫嗎？」 

    很美嗎？或許很多羅曼蒂克都是

轟轟烈烈的激情，一股奮不顧身的傻

勁，讓人驚呼愛情的偉大，但正因為這

種情懷在現實中少見，所以才存在於

小說電影中。 

    一把摟住身邊的愛人，我親吻了

她的臉頰，輕輕地在她耳邊說道：「但

我喜歡細水長流，陪妳到老。」 

    「油嘴滑舌。」她笑著推開我，但

卻握住了我的手，沒有鬆開。 

    「總之先恭喜妳上北藝大音樂系

吧，」遞給她一瓶新開的啤酒，輕輕地

碰杯，清脆的敲擊聲隨著夏風傳至未

知的未來，「乾杯。」 

    「乾杯。」 

    簡單的小酌後，我們躺在草地上

望著天空，靜靜地看著時不時稀稀落

落的流星雨，誰也沒有說話。 

    原來流星雨並沒有我想像中的那

麼美麗啊。 

    我原本以為所謂的流星雨便是如

同字面的意思般，就算沒有大雨滂沱，

也會綿綿細雨，但事實上卻是相隔許

久後，才會有一道光芒掠過天際。 

    就這麼過了一個半小時多，再也

沒有被天庭流放的星星，無月的天空

再次只剩下漆黑。 

    「也不記得是哪裡了，小時候我

去過一家天文館，那裏有展覽隕石。」

許久，女友突然打破寧靜，我轉向她，

看見她仍盯著天空，「真不可思議，那

時的隕石黑鴉鴉又坑坑巴巴的，跟路

旁的石子沒兩樣，卻被小心翼翼地放

在玻璃箱中保管著。」 

    她起身拍了拍背後的塵土，伸了

個懶腰。 

    「明明跟流星是來自同一片天空，

一個稍縱即逝到令人惋惜，一個在聚

光燈下永世長留；一個連名字都來不

及叫出就被遺忘，一個卻一生都離不

開那玻璃罩，真可憐。」 

    「但一個將乘載個人們的祈願永

留於心，一個為人們在科學領域上鋪

墊更長遠的路，或許從這角度思考，它

們看起來就沒這麼可悲吧。」 

    她笑了笑，「那你喜歡哪個？」 

    一陣晚風拂過，驚擾了螢火蟲，點

點綠光伴隨著草地沙沙聲浮上了空中。 

    我當時回答了什麼呢？如今我也

有些記不清了。 

     

    「回家吧。」 

 

一九六三 年 十 月 十四 日 

 

    我不是特別愛睡的人，但在無所

事事時，睡眠能夠讓人遺忘時間的流

逝。 

    醒來時約莫是在下午四點吧，附

近的中學似乎剛下課，時不時從窗邊

傳出學童的嬉鬧和接送的家長不耐煩

地汽車鳴笛。 

    我突然聽見病床輪子滾動的聲音

由遠而近，不知道是不是在病房待習

慣了，醫院內細小的聲音在此刻顯得

格外清晰，又或是因為伴隨著爭吵聲，

因此格外引人注目。 

    「為甚麼是雙人房？我不是說要

單人的嗎！」 



    很尖銳的女性聲音，聽起來氣勢

洶洶，讓我聯想到鄉土八點檔中那種

濃妝豔抹很強勢的女角色。 

    「這不是疫情期間嘛，加上冬天

到了，流感跟心血管疾病的人也增加，

不管是哪種的病房都滿了。」回應的是

名男性，聲音有些低沉，感覺像是四、

五十歲的人。 

    「疫情！你也知道是疫情！那你

還讓女兒跟其他人同一房？你這院長

是當假的嗎？不會調動下嗎？」 

    「妳小點聲……」 

    「你……！」 

    伴隨著病床就定位，爭吵的聲音

戛然而止，一股詭譎的寂靜低壓壟罩

在這小小的病房內，但有不過數秒，女

人再度提出了質疑。 

    「你怎麼把他們安排在一起？我

也不是天天有空陪她，你要讓孤男寡

女共處一室嗎？」不知是否因為顧忌

身為外人的我的存在，她將聲量壓低

許多，但那尖銳的音頻仍然能讓我聽

的一清二楚。 

    男人嘆了口氣，淡淡地說道：「他

無能為力。」 

    「怎麼？你覺得我會接受腎虛這

種藉口嗎？」 

    或許是覺得多說無益，男人無聲

地將一旁的檢查報告遞給了女人，對

方則一臉不屑地接過並翻起了病例。 

    滴答。牆上的時針向前走了一格，

伴隨紙張間的摩擦沙沙作響，翻動速

度逐漸減緩，女人的怒氣似乎也漸漸

消善，甚至散發著些許的同情。 

    「這是……」 

    我在心中冷笑了下，不知是在嘲

笑女人無謂的擔憂，還是嘲諷自身那

無可動搖的事實。 

    男人又嘆了口氣，緩緩地張口—

— 

 

    「他是植物人。」 

 

    年  月  日 

 

    「咦？安全帽少了一個？」 

    看著只剩一個紅色安全帽掛在後

照鏡上搖晃著，我也愣了一下。 

    此時公路旁已不見其他觀星者的

車輛，手機的螢幕顯示了凌晨三點半，

看來我們是這片即將落幕星空的最後

見證者。 

    我開啟手機的手電筒模式，繞了

摩托車一圈後，並未在周圍發現遺失

的安全帽，但在圍欄的泥土處有被撞

擊的痕跡，上頭散落著部份圍欄生鏽

掉落的鐵屑與油漆，看來那安全帽是

掉到山坡下了。 

    望了眼深邃的林間，雖說是山坡，

但那坡度卻十分嚴峻，周圍的樹枝肆

意生長，吞食了手機微弱的光芒，反芻

了如墨般的黑暗與蟬鳴。 

    我果斷放棄尋回那安全帽，伸手

摸進口袋尋找鑰匙，但手輕微的顫抖

讓我頻頻與之錯位。 

    雖說是盛夏，但山間還是瀰漫的

些許涼意，周圍編織出了似有若無的

薄薄霧氣，宛若為即將到的清晨披上

了頭紗。 

    搓了搓手哈口氣，一縷白煙在空

中頃刻間便散去，指尖恢復了點知覺，

再次嘗試便順利將鑰匙抽出並插入機

車鑰匙孔中。 

    轉動油門，老舊的機車發出轟隆

隆的引擎聲，車頭的照明燈閃爍了兩

下，發出微弱的光芒。我將剩下的安全



帽遞給女友，而後拍了拍後座示意上

車。 

    「想違規？」女友拿著安全帽，直

勾勾地盯著我那蓬鬆的自然捲。 

    「這時間沒警察會抓。」看著對方

依舊有些猶豫，我又補了句：「而且太

熱了，妳幫我戴吧。」 

    躊躇一會後，她嘟囔著句「真拿你

沒辦法」後，便戴上安全帽，坐上了後

座，小心翼翼地靠在我背上，抓著我外

套的衣角。 

    我笑了笑，輕輕地將她的手放到

口袋深處。後照鏡的她，臉上多了抹紅

暈。 

    「走吧。」 

 

    一路上並無車輛，我們疾馳追逐

著即將睡去的星星，一路上我們誰也

沒說話，只是無聲地享受在擁擠城市

中無法自由的速度。 

    隨著時間推移，早晨悄悄地跨越

著地平線，褪色了靛紫色的天空，在嫩

葉上凝結出晶瑩剔透的露珠，飛馳而

過，便如玉珠般散落，消失在土壤中。 

    「……有點……？你……危……」 

    「甚麼？」 

    女友好像突然說了些什麼，可被

風聲掩蓋，我聽不太清，她又再說了一

遍，但依舊模糊，我放慢了些許速度，

側過頭傾聽。 

    「霧好像有點大？你騎慢點，危

險。」 

    聽她這麼一說，我才注意到確實

周遭的霧氣比方才更加濃厚，雖不至

於完全看不清，但能見視野確實受限。  

    可惜，正當我準備放鬆油門時，一

切都晚了。 

    朦朧中，忽然閃現刺眼的白光迎

面而來。 

 

    「小心！」 

 

一九六四 年 十 月 十七 日 

 

    自從院長的女兒與我共住病房後，

房間似乎變得熱鬧了起來，並不是說

甚麼親朋好友慰問的其樂融融，而是

不斷在半夜響起的護士鈴與病床被反

覆推進出的聲響，可見對方的病情並

不樂觀。 

    直到一日夜晚，依稀記得是個與

那天一樣充斥著蟬鳴的夜晚，她又被

推出病房進行搶救，只剩下那女孩的

母親坐在窗邊。 

    與外界的吵雜不同，房間內如同

被股神秘力量隔絕般，即便依舊聽得

見知了的天籟，但一股寂靜卻席捲著

這個空間。 

    不知過了多久，女人突然起身，走

到了我床邊，伸出手輕輕撫摸著我的

臉，悠悠地開口。 

    「你，能去死嗎？」 

    我愣了下，一時間無法理解她的

意思。她用最平淡的口吻說著最殘忍

的咒罵，沒有對我的厭惡，也沒有初次

見面的強勢與客薄，彷彿只是在說一

件最平凡的問候。 

    我完全無法猜測出對方想要做什

麼，以至於接下來的一切，我都毫無防

備。 

    「我查過你的背景，欣欣住院的

第一天就查了。」 

    撲通。 

    一瞬間我的心臟狠狠地收縮了下，

但女人並未感受到，只是帶著一絲冰

冷的手不斷地在我的臉頰上遊走。 



    「二十歲時，你曾超速與對向車

道的汽車相撞，當時你後座的女孩因

此送醫不治而離開了人世，這相當於

你親手殺害了她。」 

    撲通。 

    她的每句話都在撕裂我的傷疤，

我想逃離，但身體卻依舊癱軟在床上。 

    「成為植物人的你根本無力賠償

家屬，而你父母離異，你母親在去年曾

出現過一次，也只有這一次，便再無音

訊，無法索要賠償；你父親是個酒鬼，

還嗜賭成性，根本沒有能力背負遇難

家屬的悲痛。」 

    撲通。撲通。 

    我感覺到我的血液在沸騰，無處

釋放的焦躁在血管中橫衝直撞，灼燒

著我的全身，可她也不在意，只是慢慢

地將手滑落到我喉間，輕輕地把玩著

我的喉結。 

    「在三個月前，院方這便聯絡不

到你父親了，目前支撐你的照護費用

是依靠你母親那次偷偷留下的醫療費，

或許是熟知你父親的性格吧，她請求

我們員工保留到最後再使用，這大概

就是所謂的母愛吧。」 

    她停頓了下，而後一個一個字清

晰地說著。 

    「而現在就是最後了。」 

 

    她雙手握住了我的脖子，手指一

根一根地收緊。 

    「你是個殺人犯。」 

    是啊，我害死了她，又何能獨自存

活。 

    「你的父母已然將你拋棄，又有

誰還需要你活著？」 

    確實，我的消失不會有任何感到

困擾，甚至能減少醫護人員照顧的麻

煩。 

    「你康復的機率幾乎為零，又何

必繼續痛苦地讓靈魂禁錮於這？」 

    這也是我在這無法動彈的時間中

不斷尋找的答案。 

    曾經我嚮往永恆，可如今我活著，

但卻與死了無異，才發現原來被留下

的隕石是多麼可悲。 

    她所說的一切，我都清楚，可卻無

能為力，只能乘載的罪孽苟延殘喘，而

如今我所期望之事便將透過那女人來

完成。 

    我的意識開始逐漸模糊，迷糊間

似乎看到了個身影。 

 

    「妳在做甚麼！」 

    一道怒吼讓我稍稍回神，院長突

然衝過來撞開了女人，並急忙地檢查

我的狀況。確認我沒有生命危險後，他

走向癱坐在地的女人，往她左臉便是

一記響亮的耳光。 

    「妳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

院長的聲音有些發顫，不知是氣憤還

是恐懼，齒間不時傳出細小的打顫聲。 

    「我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按

著被打的臉頰，女人失神地重複了一

次問題，微微地抬頭看向眼前的丈夫，

冷笑道：「我知道我自己在做甚麼，倒

是你，你知道自己在做甚麼嗎？」 

    「我在阻止你殺人。」 

    「是啊，然後呢？」女人搖搖晃晃

地站起身，臉頰上浮現淡淡的紅印，

「他活下來了，然後繼續一生癱在床

上？跟死了沒甚麼兩樣地再持續十年

還是二十年？」 

    「……這不是你該管的。」 

    「你應該知道他的住院跟醫療費

都已經用盡了吧？通報後便會有社工



介入，將他帶去其他相關福利機構，你

覺得在那種地方會比這裡環境好嗎？

只不過是徒增痛苦罷了，不是嗎！」 

    「我們盡力了。」院長緊握女人的

雙臂，輕聲安撫，希望能將她從執著中

喚醒，「我們已經盡力了，剩下的不是

我們憑著善良能干預的。」 

    「善良？你認真的嗎？你是真沒

注意到，還是不願注意？」女人愣了楞

神，歪著頭看著對方，但漆黑的雙眸卻

印不出他的身影，「匹配啊，他們匹配

啊。」 

    「妳不會是想……！」猜撤到了

對方的想法，院長瞳孔瞬間收縮，不自

覺地倒退了一步。 

    「他心臟的各項檢測數值都跟欣

欣匹配啊。」女人反手握住院長的手臂，

彷彿深情的情侶相握著對方，不讓彼

此離去，「只要將他的心臟移植過去，

欣欣病情就能得到很大的緩解，雖然

還剩下很多其他問題，但一步一步來，

之後再慢慢解決，而現在只需要他的

心臟。」 

    「……妳也曾是醫學院的學生，

妳應該很清楚這樣做是違背醫德與法

律的。」 

    「他沒有親人，沒有朋友，也沒有

工作，學業在他出事的那年他父親就

幫他辦理退學了，他的死亡不會被注

意。」 

    院長僵在原地，看著眼前執著的

妻子，此刻的她竟顯得如此陌生。 

    「事後只要跟與我們合作的焚化

爐預約時間，將他跟其他院內協助代

理焚化的遺體一起焚化，沒人會知道，

又如何被起訴？」 

    院長用力閉上了雙眼，深吸幾口

氣，而後慢慢地睜開眼，注視著眼前的

妻子，說道：「身為院長，也身為醫生，

我不允許這種事。」 

    「身為醫生嗎？那做為父親呢？」

聽到這話，碩大的淚水止不住地從女

人眼角滑落，顫抖的聲音比起質問，聽

起來更像是種恐懼，「確實，你什麼都

不做，你是對的，你是個好醫生，但對

欣欣而言，你不會是個好父親，你明明

很清楚她沒有多少時間了，而如今你

要親手放棄救活她的希望嗎？明明是

她的父親，卻眼睜睜地看著她死去，就

為了一個陌生的外人？」 

    院長，不，那名父親沉默了。 

    「讓他走吧，讓他把生的希望留

給女兒吧。」女人輕輕地說著，彷彿唱

的童謠般安撫一個孩子似地，「我們不

是要殺了他，只是讓他解脫，讓他放下

背負的十字架，將他殘存的生命轉讓

給我們女兒，這對一個曾害死過一條

無辜生命的殺人犯而言，在上帝面前

這也算是種贖罪吧。」 

    「這只不過是自我催眠罷了……」

院長一字一句都如鯁在喉，他很清楚

這是不可以的，即便理智緊握的每條

神經，卻駕馭不了心中的動搖。 

    「但這麼想就可以了。」女人握住

了他的雙手，「他與女兒間總有一個會

死去，那就讓死去的那人帶著奉獻的

榮譽回歸主的身旁吧。」 

    許久，他們彼此都沒出聲，平穩的

呼吸讓整個房間再度陷入一片詭譎的

氛圍，直到一名護士來通知他們的女

兒已從加護病方中清醒，女人才鬆開

丈夫的手離去。 

    而離去前，女人只是留下句「你再

考慮看看吧」，便跟隨著護士消失在走

廊的拐角處。 

 



    年   月   日 

 

    嗨，好久不見，沒想到我們會以這

種形式相見。我一直盼著死亡，除了除

罪，除了解脫，或許心中仍有一小部分

的期許能與妳見面，雖然我大概會被

押送至地獄，但若能與前往天堂的妳

擦身而過，也算是種安慰，至少我知道

妳不再痛苦了。 

    我一直都很想問妳，當初為甚麼

要將安全帽給我呢？在相撞的那一刻，

為甚麼妳卻卸下了它壓在我頭上？如

果當時妳仍帶著它的話，是不是妳就

能夠活下來了？ 

    看著倒在血泊中的妳，嘴角不斷

吐著血泡，但我卻無法為妳擦拭，只能

眼睜睜地看著你呼吸越來越薄弱。 

    如果是想毆打我，我欣然接受，是

我害死了妳，是我斷送了妳的未來，我

不打算逃避。 

    可為何見面後，妳只是笑著親吻

了我的臉頰，連詛咒的話語都不願吐

出？ 

    我想慢慢地問妳，可喉間的壓迫

鬆開了，新鮮的空氣再度灌入肺腔，意

識恢復的代價似乎是與妳告別，我用

力伸出手與妳相握，如同那晚星空下

的十指相扣。 

    但這次，妳放開了我的手，用唇語

講著什麼，便消失了。 

    意識掉回現實，再也沒有妳的身

影，只剩院長與院長夫人的談話，但我

卻無心聆聽，腦中不斷回憶著妳最後

的話—— 

 

    「活下去。」 

 

   此刻，我感受到那試圖挽留的指尖

仍在奮力。 

 

一九六四 年 十一 月 三十 日 

 

    男人癱坐在鐵椅上，生鏽的螺絲

讓倚靠在椅背時發出刺耳的吱嘎聲。 

    窗外的晚風吹動著潔白的窗簾，

如同天使的裙襬飄搖，草叢間的蟲鳴

不斷，增添心中的煩躁。 

    「我希望我女兒得救。」黑暗的房

間中，男人緩緩地說道：「她今年要就

讀大學了，她未來的路應該還很長，不

該這這裡折損。」 

    又是一陣微風，踏過了窗台，拂過

台上的花朵，帶著淡淡的花香。 

   「但你也有你的命運，我不應該隨

意終結你，也無權對你的生命下達審

判。」 

    風吹散了雲層，一抹皎潔的月光

灑落，月光下，病床上的患者手指似乎

抽動了兩下。 

    男人輕輕地握住。 

    「我是父親，也是醫生；我是醫生，

也是父親。」 

    遠方的天際一道星光滑落，與回

憶中相同，零零散散地，在人們的許願

聲中閃現又消失在夜幕中。 

    「所以……(以下字跡因紙張有

部分焚燒碳化，無法辨認) 

 

    年     月     日 

 

    (空白) 

 

    年     月     日 

 

    (空白) 

 



 

     年 四 月 七 日 

 

復活節。 

 

(剩下頁數被焚毀) 

 

【夾於筆記後的資料】 

 

新聞報導 (一) 

[A 早報 一九六三年六月三十日] 

〈男大生飆車相撞，血染〇〇山/ K市

記者林立聰報導〉 

\    今日(六月三十日)上凌晨四點，

於 K 市〇〇山發生一起嚴重車禍。一

輛貨車與機車相撞，當警方與救護人

員趕到現場時，兩名傷者已無意識，地

上滿是鮮血與破碎的機車殘骸，目前

已將兩名傷者送至 (字被抹黑，

無法辨識)醫院進行搶救。 

    根據相撞的陳姓貨車司機表示，

是對方突然跨過分隔線逆向行駛，當

時霧氣較大，對方並未開遠光燈導致

無法及時反應才相撞。經警方初步確

認，陳姓貨車並無酒駕，現場除撞擊後

的殘渣，於車禍現場數十米處發現被

鮮血染紅的藍色安全帽，詳細情形還

需進一步調查。 

 

新聞報導 (二) 

[A 晚報 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火光四起， (字被抹黑，無法辨

識)醫院大火奪五命，屍體身分無從得

知/ K市記者余國富報導〉 

    昨日(十二月二十四日)上晚間十

點 (字被抹黑，無法辨識)醫院突

然燃起熊熊大火，濃煙四起，經消防人

員花費四個小時才將大火撲面，目前

起火原因有待查明，警方表示不排除

人為故意縱火的可能性。 

    根據院內相關人員表示，當時火

警警報並未響起，等醫護人員發現火

源時已無法撲滅，並當下決定進行人

員的撤離。所幸，由於為聖誕夜前夕，

多數患者暫時回家與家人團聚，因此

經過院內人員的協助，住院患者皆安

全撤離。可離奇的是，事後經警方調查

後，在院內發現五名遇難者，目前身分

有待確認，其中值得注意的是，於 444

號病房中發現一名已明顯碳化的遺體，

軀體多處碎裂，無法辨識容貌與性別，

據警方推測，該遺體並非死於此次火

災事故，詳細訊息還有待後續調查。 

    目前對於此次的傷亡，院方並未

給與回復，該院院長與其夫人目前毫

無音訊，院內資金已於案發後半小時

被提取出，這其中是否隱藏著更大的

陰謀還需深入調查，但無論如何，對受

難者家屬的賠償與道歉似乎顯得遙遙

無期。 

 

雜誌訪談 (一) 

[S 雜誌 第五十三期] 

〈開箱！黑暗職場悄悄話——深入探

討 (字被抹黑，無法辨識)醫院陰

謀論〉 

小編：您好，K小姐是嗎？ 

K小姐：是的。 

小編：聽說您之前在 (字被抹黑，

無法辨識)醫院上班？ 

K小姐：對的。 

小編：前陣子那發生大火造成五個人

死亡，而目前身為負責人的院長還是

毫無音訊呢。據 K 小姐的認知，那院

長是個什麼樣的人呢？ 

K小姐：挺糟糕的人呢，捲款逃跑這種



事，完全可以想像得出來(笑)。他平時

就喜歡對一些年輕的護理師毛手毛腳，

還時常小偷小摸，曾偽造過一些文件

被抓，但不知是怎麼運作的，後來他依

舊安然無恙。 

小編：是個職場深水處呢。 

K小姐：老實說這都不算什麼，比較難

以想像的是，我們院內協助焚燒的屍

體數與死亡證明單的消耗量有時會對

不上呢，我們都懷疑他可能有在做一

些黑暗買賣。 

小編：這還真是驚悚呢，從死者身上撈

取金錢可謂是十分不敬啊。 

K小姐：不，更可怕的是有一次屍體數

量多於死亡證明單啊。 

小編：意思是他殺了人，然後藉此職務

毀屍滅跡？有報警嗎？ 

K小姐：沒有，因為當下以為是證明單

數量錯了便回去確認，等確認無誤後

回來，多出來的屍體又不見了，可能是

被發現，偷偷運走了吧。 

小編：有沒有可能是看錯了呢？ 

K小姐：還有別的根據，就是 444病房

永遠是上鎖的，那具屍體可能就藏在

裡面。 

小編：為甚麼唯獨那間上鎖呢？ 

K 小姐：據說是院長的獨生子住在裡

面。 

小編：院長的兒子嗎？ 

K小姐：對，聽說當時他兒子騎車載女

朋友出車禍，兩人都傷得挺慘的，光從

外表就可以看出兩人有部分的內臟都

沒救了。而當時兩張病床進去，卻只有

一張病床出來，大概是零件被拆下來

組裝了吧。 

小編：原來如此，為了救兒子而移植女

友的器官，在掩人耳目的同時，也順道

讓寶貝兒子療傷，所以獨立出來了一

個不讓外人進入的空間；而多出來的

那具屍體就是女友吧。 

K小姐：這倒不一定，因為整個過程都

是院長親自執刀，沒有人看到最後出

來的是誰，房間內時不時也會傳出如

受傷野獸的哀號聲，不知道是他們兒

子因病痛折磨而發出的聲音，還是他

女友在裡面被虐待的慘叫。沒人見過，

也沒人知道。 

小編：為甚麼要虐待兒子的女友呢？ 

K小姐：這就跟院長夫人相關了。夫人

她控制慾極強，自然會想掌控她兒子

的一舉一動，但畢竟孩子總有叛逆期，

她兒子私下背著她談了個女朋友，還

因為與她一起去夜衝而出車禍，自然

會怨恨她了；加上這女友是單親，母親

出軌父親酗酒，夫人大概認為這種女

孩不倫不類的，是她帶壞她兒子的。假

如今天她兒子死了而女友活了，依夫

人偏執的個性，是極有可能凌虐洩恨

的。 

小編：這麼聽來這家庭還真是可怕啊。 

K小姐：是啊，但不可思議的是，他們

的兒子一直到大學前，偶而會來醫院

幫忙，而他給人的感覺卻是陽光、溫暖

以及善良，跟他那完全不會自責、完全

沒有負罪感的父母不同呢。(笑) 

小編：看來俗話說的「龍生龍、鳳生鳳，

老鼠的兒子會打洞」也不全然是對的

呢。(笑) 

 

(剩餘採訪頁書遺失) 

 



評審賞析：

小說的命題和結構都富有創意， ｢ 不屬於我的日記 」，那麼是誰的

日記？作者藉由一對情侶出車禍，對往生者與倖存者的命運有所刻畫，造
成反差和對比的效果。同時藉此探討何謂真心、真愛，也涉及植物人的醫
療問題，引發我們在醫學倫理與道德困境之間反覆思索。故事情節安排得
有點撲朔迷離，運用交叉、跳接的手法，呈現多線索的敘述和開放式的結
局，具有神祕感，但讀者也必須耐心閱讀，努力拼湊真相，才能找到你心
中的答案。

得獎作品：不屬於我的日記


